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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弘之作 大道戍边
朋友！请你静心如禅，仔细聆听两千多年穿

越而来，那熠金晨曦中阵阵马蹄的声喧；
朋友！请你穷目远眺，燦然青睐逶迤直道红

尘弥漫，那如血夕阳下猎猎旗幡的容颜。
大秦疆土，秀美边关，长风漫漫，战车连绵，

马嘶人吼，疾行似箭！嗟乎，坦荡通衢遗去的文
明，承载悠然历史的故去；叹乎，逶迤大路铺筑的
逸事，无语诉说曾经的历练。

经年征战，白骨含冤，北方的匈奴那般睨中
原虎视眈眈；横扫六合，终成一统，始皇之嬴政岂

容他人卧侧鼾然。巍巍蒙恬，战功显赫之一代骁
勇，横刀立马筑路之锋线；峨峨军队，卓然汇集人
马三十万，齐聚啸天平复黄土塬。运兵之道，由
近及远立命为戍边；出巡便捷，体察民恤亲临
时坦然；交通经略，畅达便捷赴边之通道；驿站
关卡，屯兵布局补给于前线。你看那剑锋所
指，平坦大道通九天；你随之登高望远，乌濛磅
礴走泥丸。

公元前二一二年，直道始开建。一头起自大
漠边缘九原郡，一头连着黄土沟壑淳化县。尔与

万里长城齐名，尔与绵长运河比肩。夏阳酷暑，
横亘山路上斩草除根、屯田拓路；冬日风雪，连绵
沟壑中堑峰堙谷，万众移山。一处处荒漠之地，
洒满拓路人如溪的汗水；一座座驿站关卡，耸起
先行者通达的心愿。秦始皇“下雨不变软，永远
不长草”的旨意，演绎严苛的求质铁线；秦直道

“平而直，宽而阔”的路线特点，带来难以想象的
磨难。几多人有家无归，妻儿望眼欲穿；几多人
血洒路径，尸骨抱恨无眠。

站立在高高的陕甘蒙，千年的通衢已黄尘漫

卷，路堑杂草凄延；行走苍茫的秦直道，宽广的路
面颜容老去，古琴之声回旋。五里一墩，十里一
台，依稀可见；建城安民，名曰新秦，可见史典。
纵深防御，抵敌门外，秦时明月汉时关；和亲之
道，抗匈跳板，匈奴却步边戍安。万里长城构建
宽阔笔直大动脉，营国泰民安，古不怵天堑！

朋友！你可知，美妍贤淑的昭君出塞，是否
走过秦直道？千里和亲路迢迢，乡愁与馥郁随风
飘远。

（作者系省公路规划设计研究院退休职工）

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经历了千年的洗礼，
沉淀了千年的故事。这座城市的记忆除了那些
写在史书上的文字之外，还有那些无言的古迹，
纵横阡陌的巷道，一笔一划地勾勒出这座城市的
轮廓，即使时光流转，朝代更迭，古老的街巷融入
城市的喧嚣，默默地讲述着那些前尘往事，古城
里随处可见的一个小小的路牌，也曾是一段自带
风流的前世今生。

我的高中坐落于文昌门内，每日上下学的途
中必然是要经过下马陵的，“沉吟放拨插弦中，整
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
住。”千年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琵琶行》传
诵至今，诗中那位曾让“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
绡不知数”的琵琶女，就出自蛤蟆陵。《辞海》对于
虾蟆陵注解：“下马陵，长安城东南，和平门里”。
现今人们说的下马陵是指西安南城墙和平门至
文昌门之间这一条延伸800余米的街道。

谢良辅的《忆长安》诗中有“取酒虾蟆陵下，
家家守岁传卮”，皎然的《长安少年行》诗中也有

“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行”等诗句。以
上三位诗人大致与李肇同时代，其中，谢良辅、皎
然稍早些，白居易与李肇生活年代完全相同。他
们都只承认虾蟆陵。蒋纪新查阅历史资料，又
到西安交大一带实地考察，认为虾蟆陵是正确
的名称，下马陵为误。随着历史的演变，常乐坊
已经不复存在，今人对虾蟆陵这个名称也日渐
生疏了。

说起下马陵，必然会提及一个人，那就是汉

代著名的改革家董仲舒。董仲舒（公元前179年
~公元前104年），为西汉哲学家，祖籍广川（今河
北枣强东），著有《春秋繁露》和《董子文集》。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开
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他一生仕途坎坷，颇不得志，因谈论灾异，被降职
下狱。后任江都王、胶西王的相国，由于看不惯
胶西王横行不法辞官居家。晚年迁居茂陵讲学
著书，朝廷如有大议必遣使者去其家问之。董仲
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并在
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
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三十丈之外，便下马
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从此后也便形成了
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
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的墓前，都要
下来步行。董仲舒墓文保碑上记载：“昔汉武帝
每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马。”于是民间称这里
为下马陵。但是陕西话中“下马”二字与“虾蟆”
同音，几经流传，便唤作“虾蟆陵”。

关于下马陵的记载，最早是见于唐人史籍文
献，其具体位置也不清楚。北宋史学家宋敏求，
当时任朝廷的史馆编修，在奉旨编修唐史的过程
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长安历史地理文
献资料，用时二十年著成《长安志》。据此书卷
九“常乐坊”条目下记载：“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
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同书卷十一

“万年县”条目下记载：“虾蟆陵在县南六里”。
还记得年少时，每日在天擦着亮的时候就已

经骑着自行车奔走在求学的道路上，路过下马
陵，在已经熙熙攘攘的早市中，买上一份热乎乎
的早饭藏在书包里，抓紧每一分钟骑车快速穿过
人群，踏着铃声进入校园内。当我坐在教室里的
时候，还在想着明天要在早市换一个口味的早
饭。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要向那些大爷大妈们
一样，悠哉悠哉地逛一逛下马陵的早市，那该是
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看，年少的我们对于幸福
的定义真是简单，逛一次早市，吃一口热乎乎的
早饭就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求学、工作、成家，一步步
走来，似乎总是没有停顿下来，虽然站在家中的
窗户旁就能看到下马陵，可似乎依旧没有机会去
体验一次年少时向往的幸福。

日新月异的发展在西安这座古城一直在上
演着，每一天似乎都能感觉到这座城市的细微变
化。与周围的车水马龙相比，平日里的下马陵似
乎更为幽静，尽管连接着西安两条繁华的街道，
下马陵却像静止了一样，依旧铺着古朴的青石

板，郁郁葱葱的树木隐蔽着宁静与清闲。与人群
川流不息的碑林相比，我还是更喜欢略带苍凉的
下马陵。晚饭后，与家人散步于下马陵的青石板
上，一座城墙仿若两幅天地，外面的灯火辉煌，下
马陵里却只是点点路灯的荧光，没有车水马龙，
没有霓虹闪烁，路边建于改革初期的老房子里透
出的暖黄的韫色，总是让我感觉到暖意，似乎工
作的疲惫在这一刻悄然落幕了。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地迈步向前，从来不曾
为谁停留片刻，西安这座千年古城屹立至今，向
远来的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千人千面，各有缘
法，每一个人总能在这里听到一段不同的故事。

看多了山河的秀美，不妨回到闹市里找寻一
丝清净，来到城墙根儿里，深入到这座城市的血
脉之中，感受这座城市飘荡千年的烟火气，抚摸
历史烙印下厚重印记的城墙，漫步其中，这座老
城的记忆就像在眼前闪过，也许，我们都会在这
里找寻到大隐于市的感受。

（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

孟姜女
的传说

文 / 陈 昱

孟姜女是陕西铜川人，不仅在民间广
泛流传，连《大明—统志》《郡国志》等史籍
都有记载：“孟姜女是陕之同官（今铜川）
人。”流传在铜川、耀县、宜君一带孟姜
女的故事情节生动，有凭有据极富传奇
色彩。

铜川市南黄堡镇孟家塬村，是孟姜女
的家乡。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是位读书
人。当时秦兵到孟家塬征调民夫去边疆
修筑长城，范喜良没逃掉，被绳捆索绑押
往北疆。

范喜良被抓走后，孟姜女思念远在北
疆的丈夫，从天明哭到天黑，又从天黑哭
到天明。床前点燃的蜡烛也被她的哭声
感动，陪她落泪。传说在这之前蜡烛并不
流泪，自从陪孟姜女流泪后从此泪流不
断。所以古诗有“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
垂泪到天明”的句子。

转眼间秋风乍起北雁南飞，秋天到
了。孟姜女想到远方的丈夫临别时还穿
着单衣。她日夜纺线织布缝好棉衣，辞别
一路向北，经铜川、过金锁关，行程数百里
到了长城工地。她逢人就问，终于打听到
同乡的工棚。这时已是第二年夏天了。

工地上的民夫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
褛的孟姜女深表同情。孟姜女从他们嘴
里听说，范喜良身单力薄受不了劳累已经
死了。孟姜女听到这里，跑上城墙一边哭
一边用手扒拉，只扒得双手鲜血淋漓。突
然，地动山摇，黄尘滚滚，铺天盖地。远处
督工的秦兵听到天塌地陷般一声巨响，循
声望去，只见尘土遮天碎块乱飞，齐向出
事地跑去。

孟姜女听到身后呐喊知道有追兵，便
背起丈夫尸骨拼命向前跑，也不知跑了多
长时间，跑到什么地方。到了一座山顶，
双腿如灌铅般沉重，更加饥渴难忍。四下
里看看，荆棘丛生的山巅连一滴水也没
有。心想今天不是被秦兵捉住就是渴死，
想到这里不禁伏地痛哭。哭声感动了山
神，山神显灵在她身边涌出一股清泉。孟
姜女捧起泉水就喝，泉水入口，清凉甘甜
疲劳顿消。

这眼泉水是孟姜女哭出来的，故叫
“哭泉”。这座山又以此泉得名，叫“哭泉
岭”。后来，因这眼泉水旁有人落户，天长
日久发展成一座集镇，镇名就叫哭泉镇，
现为宜君县哭泉乡人民政府驻地。镇北
头紧靠西（安）包（头）公路的一座石砌的
小小城堡里，就有当年的哭泉。这眼泉水
特别神奇：大旱时不干涸，天涝时流量也
不增。

由哭泉岭往前不远，又有件奇事。人
们经过这地方无不感到奇怪。河谷两侧
的山峰全呈南北走向，唯有“女回山”却是
东西走向，犹如一座大坝横拦在河谷中。
传说这座山早先也是东西走向，是孟姜女
为阻挡秦兵“搬转”过来的，所以也叫“搬
转山”。

原来，孟姜女跑下哭泉岭下了河谷，
秦兵在后紧追不舍，眼看要被追上。万般
无奈趴倒在山坡上，双手抓牢坡上的土
石，自谓必死。没料想她用劲一抓，这座
山竟移动起来堵住河谷横挡在秦军面
前。秦兵追到河谷，还继续往前追。猛然
看见山动，以为山要倒塌，全吓得失魂落
魄，不敢再追，返回长城工地去了。

孟姜女过金锁关到同官县郊金山脚
下（今铜川市印台区）。长途跋涉累得筋
疲力竭，而且腹中无食口渴难忍。坐在金
山坡下想暂歇一下继续赶路。这时，山上
下来一个白胡须老头，看到孟姜女疲惫不
堪，衣衫褴褛独坐荒山野岭，不免同情地
问道：“姑娘何方人士？要到哪里去？”
孟姜女见问，有气无力地说：“老人家，
小女子家住孟家塬，要回家去。”老者
说：“如此说来，咱们是同乡了。你要去
的地方已经没人了！”孟姜女说：“好好
一个村庄怎么就没了？”老者说：“秦兵
把这一带的青壮年抓去修长城，过后连
老弱也抓去修秦皇陵。人们死的死逃的
逃，老朽九死一生才逃到这里！”孟姜女听
罢，伏在丈夫尸骨上痛哭起来。泪珠儿点
点滴滴洒在金山脚下。她哭死过去，从此
再没能醒来。

白胡子老者顾念同乡之情，又念她是
千里寻夫的烈女，不忍让她暴尸荒野。抱
起孟姜女和范喜良的尸骨，放到金山崖下
的石洞里。又用石块把洞口砌严实，如同
石砌墓穴。这个小山洞就成了孟姜女和
范喜良夫妇的合葬墓了。

由于年代久远，孟姜女和范喜良的尸
骨已不复存在。后人为纪念她，在洞里砌
石为台，台上塑着孟姜女和范喜良的坐
像，寓夫妇同穴之意。洞高不足两米，洞
深也只两米有余，如作为祠或庙实在太小，
后来就在洞外修建了姜女祠。据考证，东
汉始建年代这里就有祠庙。

姜女祠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屡毁屡
修。到了80年代初，仅剩下一处残垣断
壁，一院断碑残碣。最大的一次重建是80
年代中期，不但重建了祠堂、山门，扩大了
庭院、砌筑了院内、外台阶，修补了各朝代
碑碣10余通，名人题词数方。山门里竖
起孟姜女石像一尊，她面北而望，亭亭玉
立，眉宇间似有无限哀怨，许多愁思。

（作者供职于韩城管理所）

文 / 侯军亭 图 / 肖文怀 惠 琢

下马陵，大隐于市
文 / 图 段仁洁

我自幼生长在咸阳五陵原上一个叫窑
店的地方，我的村子叫肖家村，因为我妈姓
肖，我自然认为这是我家村子。肖家村这地
方起了一座电厂，叫渭河电厂，我们全家人
在这里工作、成长。窑店是我们周末赶集买
鸡的镇子，我爸炒的小公鸡很好吃。爸妈工
作忙，就把妹妹寄养在五陵原的农户家里。
我小时候老实，没离开过我们厂院子，窑店
是啥样，五陵原上有什么并不知道。后来，
听电厂同学说在塬上挖土会找到小土人，他
们掰过土人的胳膊腿儿。看到咸阳博物馆
缩小版的兵马俑，想起小时候塬上挖小土人
儿，那正是刘邦长陵陪葬墓的兵马俑。直到
我参加工作了，因机场建设汉阳陵才被发掘。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我是诗中的此地
人。我长大的渭河电厂和西安机场一起将
五陵原陵区割裂，电厂冷却塔冒着白气的天
空、飞机起落的地方便是当年西风残照处。
这片陵区，东起汉景帝阳陵，西至汉武帝茂
陵，中间列队的是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
汉哀帝义陵、汉元帝渭陵、汉平帝康陵、汉成
帝延陵、汉昭帝平陵。除过汉文帝和汉宣帝
葬在浐灞二水，其他西汉帝王陵都在五陵原
上。汉代在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五
座陵建立了陵邑，世世代代的守陵人生活在
这里，形成了现在咸阳塬上的几个镇。汉代
的祭祀礼仪相当繁缛，“日祭于寝，月祭于
庙，岁二十五祠”，祭祀祖先的需求使财富和
人口不断汇聚此地。汉承秦制，汉高祖照着
秦始皇的样子，将关东六国贵族和关内豪强
迁到这里方便监控，五座陵邑又成为北防匈
奴护卫京师的屏障。人流、物流、财富流在
此交汇，陵区人口甚至超过了长安城内的人
口，这地区相当繁荣，汉代许多豪族大姓和
学者出自五陵邑。直到唐诗还在说“五陵年
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五陵年少争缠
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五陵原上的子弟成

了富二代、纨绔子弟的专称。
汉朝自诞生之日起就矛盾重重。反秦

是汉朝开国的旗帜，他们啸聚被镇压的六国
贵族，凡是秦的东西都是万恶的，都该被推
翻，秦的郡县制弃之如敝屣，西楚霸王开始
重新分封天下诸侯。刘邦初定天下也分封
诸侯，兄弟们一起打天下要共享战争成果。
刘邦的晚年却开始悄悄削蕃，特别是消灭异
性诸侯，首先削掉的是最具威胁的齐王韩
信。这个任务被他的儿子汉文帝和孙子汉
景帝继承，祖孙三代的削蕃努力才为汉武帝
创造了一个大一统的天下。这时的汉武帝
跟秦始皇没啥区别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此外，汉武帝还继承了秦始皇在渭河南岸修
建的上林苑，以及秦始皇在甘泉的夏宫（淳
化甘泉宫），秦驰道开创的路网也被汉继
承。武帝跟秦始皇一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
园林，打击地方豪强，强化中央集权，北击匈
奴开疆拓土。被汉高祖推翻的秦，又被汉武
帝重建。

我们赶集的窑店是秦都的宫殿区，因
秦、汉、唐有大型窑、陶作坊而得名，境内有
刘邦和吕后安眠的长陵。最早在五陵原建
都的是秦孝公，到了秦始皇，五陵原已形成

“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的壮丽
宫殿群。秦咸阳城遗址的中心就在窑店，
城址跨越渭河南北两岸。渭河北岸是秦的
宫殿，也是被反秦革命力量仇视的地方，项
羽进入咸阳，一把火烧了这腐败罪恶的宫
殿，《史记》说“火三月不灭”，宫阙万间都作
了土。汉朝初建，没宫殿了，只好将新都建
在渭河南岸秦的长安乡，后来大家都知道，
这个乡发展成世界最大的城市——长安，而
旧秦都规划为汉室王陵，五陵原便成了汉家
陵阙。

除过塬上的九座西汉帝王陵，跟着陪葬
或后世沾风水的名人古墓多达七八百座，如

果能一一细瞧，简直就是一部西汉王朝的史
书。吕后、萧何、曹参、周勃与周亚夫父子陪
在刘邦身边，戚夫人在近旁的正阳镇；封狼
居胥的霍去病与倾国倾城的李夫人陪在汉
武帝身边；才女班婕妤陪着汉成帝，却没有
赵飞燕什么事；最终陪伴汉元帝的当然不会
是王昭君，而是王政君——王莽的姑姑、西
汉王朝的终结者。后宫佳丽、文武大臣扎堆
在五陵原上，死后世界一定不寂寞。汉代厚
葬之风使他们不得安宁，从西汉末年赤眉军
开始洗劫五陵原墓葬，东汉末年董卓又派吕
布率兵挖了一次，历代盗墓者史不绝书。窑
店这地名在世界文物行里响当当，文物直接
标着“中国窑店出土”。有一种认知，窑店出
来的东西是秦汉真货，如果你造一个假的拿
给这里的农民看，他们一眼就能识破，因从
小见过真的长啥样。后来，董卓烧掉了洛
阳，隋唐恢复了长安，五陵原再度成为京畿
重地，唐高祖之父兴宁陵、武则天之母顺陵
也挤在五陵原上，直到宋元政治中心东移，
长安沦为废都，五陵原方才尘埃落定。

秦、汉的五陵原定是风华绝代，脂粉涨
腻，如今一切归于寂灭，高大的封土山一般
矗立，任时光消逝、世事变迁，千年地标从未
移动。李白一句“乐游原上清秋节”写尽当
年繁荣，“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
照，汉家陵阙。”繁华落尽的千古寂寞被盛唐
诗人敏感捕捉，盛世的内核中，寂灭的种子
已经发芽。当咸阳萎缩成一座偏远小城，我
出生了，对曾经的繁荣全然无感，只看见五
陵原上衣衫褴褛捡拾西瓜皮的小孩。

如今的西安不再是偏居一隅的边城，奋
力朝着汉唐长安的规模扩张，五陵原上崛起
的秦汉新城吸引来新贵，发电厂硝烟未尽，
飞机场不断扩建，喧嚣声吞没着陵冢周边无
言的庄稼，散落田间的石人石像越来越稀
少，新的大时代在过去的废墟上重生。

西风残照
五陵原

文 / 图 郭少言


